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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不断推出抗战题材力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学创作研讨会发言摘登

在血与火的抗日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抗战文学，书写中华民族在抵御外

敌中同仇敌忾的不屈抗争，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战争期

间在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和揭露敌人罪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特殊功能，战后

时期在铭记历史、歌吟英雄、弘扬抗战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抗

战文学的这种历史性的重要地位，贯穿性地不断演进，既使得抗战文学成为中国现

代文学的重要一翼，也使抗战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抗战文学成就巨大、意义非凡,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与历史同步行进。因为事

件本身的紧要性与重大性，更因为作家自身的敏感性与责任心，几乎是在抗战爆发

的同时，反映它的作品就接踵而至，从此文学就与抗战相随相伴、同频共振。这些作

品具有鲜明的在场性、及时性，成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构成，并且充分发挥了“团

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战斗作用。第二，成就了红色文学。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二十年里，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呈现革命历

史题材与农村现实题材两类写作双峰对峙的格局。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抗战

题材的小说写作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抗战题材创作长盛不

衰。第三，已成为重要的精神宝库。抗战文学以独特的方式集中展现了伟大的抗战

精神。它具有文化启蒙、思想洗礼、精神冶炼的熔炉性功效与宝库性意义。因此，抗

战题材成为中国作家们常写常出新、中国读者们常读常爱读的重要题材。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以最大的牺牲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历史背景一

定会产生伟大的传世作品。《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中

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决心和意志、为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

巨大作用，同时它们也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经典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当我们

听到那气壮山河的雄伟旋律，保家卫国的万丈豪情都会让我们眼含热泪。

在现代中国，抗战文艺创作，很早就全面展开了。特别是1934年，田汉开始为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剧本讲述

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奔赴抗日前线的故事。这是一段在民族危亡关头诞生的

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故事。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

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立刻引起了轰动。它的歌词凝练有力，旋律激昂奋进，完

美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敢斗争的精神。在文学方面，东北作家群创作了重

要的抗日作品，如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

开，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也随之日益高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上确实

也涌现了一些表达“抗战记忆”的作品。这些作品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也更注重描

述战争胜利的过程，以及人们对战争必然胜利的乐观信念。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对战争本质更深入的揭示还远远没有完成。希

望我们能够创作出既超越过去也超越西方的、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在长篇小说《神女》中，我以鄂西、三峡抗战时期的大抢运、石牌岭大战、护送国

宝等重大事件，呈现了这一地区从1933年到1945年间的抗战风云及社会风情，描

述了各种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主人公覃九河的血性、覃义蛟的勇武，凤娘的仁慈

和坚韧，中共地下党员覃远蛟、秋芳的睿智勇敢，周捷等中国军人的不惧生死，都是

三峡抗战史的真实写照。小说通过描写比利时神父德尔沃、美国飞虎队员汤姆、英

国舵手迈克等人物，以及《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等内容，使

峡江的怒吼汇入人类反法西斯的宏大合唱。历史证明，没有中国战场的持久抵抗，

法西斯势力可能更早席卷亚洲；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援，中国抗战的胜利或许会付出

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种紧密相助的情谊，如同明亮的星火，一直闪烁在人类反抗侵

略和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

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书写，需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还必须深入开掘战争记

忆的当代价值和文化意义。长江三峡融汇了巴楚文化和多民族文化，文学撷取其浪

漫主义的想象赋予历史诗意，让尘封的历史焕发出照亮当下的精神光芒，是《神女》

一书积极的探索。书名《神女》来自著名的三峡奇峰神女峰，也来自长江母亲河的象

征，书中的凤鸟则来自三峡一带的巴楚民间信仰和神话原型等，让战争叙事超越时

空，阐释长江文化和民族精神，形象地体现抗战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也是多

元地域文化在战争熔炉中的淬炼、更新和升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长篇小说《神女》作者）

中国长达14年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人类扭转共同的命运，赢得胜利，获

得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并从历史中

汲取精神和力量，以确保人类的命运始终牢固地掌握在文明

与正义的一方。这是人类捍卫生存与发展的精神防火墙，天

下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诗人，都应当自觉地为铸牢这个精神的

铜墙铁壁而奋斗。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多年以来，我陆续创作了多部抗战

题材长诗。在写作长诗《狂雪》的过程中，我调动了我学诗写

诗十多年的所有积累。我知道，我写大屠杀不是为了写大屠

杀，而是写最真实的人性，写蒸腾着的思想感情，写灵魂深处

血流不止的巨大牺牲。但是不能夸张，不能嚎叫，我必须沿着

有史可循的真实去想象、去写作。而且，表达越简练、越精准、

越形象、越生动，意蕴就越丰富、越有冲击力。

我觉得，要写好历史的大事件，就绕不开宏大的主题、离

不了宏大的叙事，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宏大的。问题的关键是：

你如何表达？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境界？回顾这

么多年来的创作，我感到宏大叙事并没有过时，而且依然热切

地渴望着、呼唤着诗人作家们——亲近历史、深入历史，在历

史的长河中打捞出属于文学、属于诗歌的历史，为书写好我们

明天的历史，而努力地去创造新的史诗。

（作者系诗人、长诗《狂雪》作者）

“诺曼底公寓”建于1924年，1953年更名武康大楼，如

今已是百岁高龄，但在岁月洗礼下历久弥新。近十多年来，

门外楼下每天都是观者如云，而且越来越热闹，成了上海毫

无疑问的网红建筑。我写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既是写这

幢极具上海地标性的大楼，也是写抗战时代风云变幻的大

时代，更是写这幢楼里悲欢离合的中外人物。

《诺曼底公寓》以武康大楼为核心叙事空间，时间从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延续至1946年。小说通过公寓内

华人与外侨的群像，展现上海在抗战时期的独特面貌与城

市精神。作品努力将宏大历史节点与日常生活细节交织，使

读者在真实的生活质感中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在《诺曼底公寓》中，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

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诺曼底公寓的物理结构，如底楼

门厅、顶楼“船长室”、楼外环形走廊、可远眺苏州河的屋顶

平台，我都赋予了强烈的叙事功能。

这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虚构故事，是诺曼底公寓的

爱恨情仇，是昔日战乱年代的市井百态，也是老上海的生命

协奏。记叙大楼里的人，是记叙大楼曾经的往昔，记叙那个

时代共同经历的历史，也是记叙这座城市不被忘却的记忆。

在我内心，期待在钢筋混凝土的沉默中，聆听历史的回声，

书写人性的诗篇。

（作者系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作者）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之际，我们再度通过文学世界来回望我们民族这

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弘扬战争中崇高的爱国主义情

怀，反思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戕害，呼吁世界和平、反对

任何非正义的野蛮战争，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云南既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抗战前线。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日本人快速占领了缅甸和越南，并把战火烧到云南境

内。在对参与过抗战的老人的采访和对抗战历史的学习梳

理中，我确定了自己对抗战题材作品书写的方向——即文

化抗战。这其中的主角是那些身怀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是那些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在用手中的笔书写、在舞台与银

幕呐喊的文艺工作者。

我的第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吾血吾土》就是写一

个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子的抗战经历和人生命运。在第

二部抗战题材作品《重庆之眼》中，我除了写一群戏剧人在

日机轰炸下坚持以演话剧来唤醒民众、坚持文化抗战的顽

强精神外，我还涉及一个新的世界性话题：即对战争的反思

和战后赔偿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能用手中的笔，为我们民族

伟大的抗战历史，进行形象生动的文学呈现，塑造出本民族

的抗战英雄，描绘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家

国情怀，这就是作家的光荣。

（作者系云南作协主席、长篇小说《吾血吾土》《重庆之眼》作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于这段历史，世界史学界有“二战叙事”，中国文学界有

“抗战文学”和“抗战题材文学”，是文学的“二战叙事”。我认

为，“抗战文学”或“抗战题材文学”是“二战叙事”的一部分。

当我们今天讨论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经验时，事实已

经存在“世界面向”这一参照系。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新时

代抗战题材文学创作丰富了文学的“二战叙事”，也在相当程

度上纠正了西方的“二战叙事”对中国抗战意义的轻视。

新时代抗战题材创作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打破了宏大叙

事、宏观叙事、微观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等思潮和方法的纠

结。尽管创作者可能仍然有所侧重，但抗战叙事不再以解构

宏大叙事为创作动机。在微观叙事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宏

大叙事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实践和理论问题。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每个作家去思考。

军事史，或文学叙事中的军事斗争，是抗战的主题，但不

是全部。新时代抗战题材创作仍然重视军事斗争的书写，但

延续到文化、教育、日常生活领域，文化抗战、教育抗战、日常

生活的抗争也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非虚构创作的重点。这拓

展了以往抗战叙事的范围和主题，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

认同等在多方面得到反映，人性、人的命运感有了多维度的表

征。这是新时代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世界面向”。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长篇小说《桃花坞》作者）

我出生在东北沈阳，那里是14年抗战开始的地方，我的家距离“九一八事变”

爆发的北大营只有几公里。我从小就喜欢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迷恋他们苍凉、粗

犷、壮阔的风格，感动于东北的冻土掩盖不住的血性与激情。我虽是一个长期从事

散文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但我始终渴望着能写出萧红《生死场》、骆宾基《边陲线

上》、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样具有文学张力、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小说。

今年初，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国宝》，聚焦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在战火纷

飞的危局中保护文物，保护文明的火种，无疑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同样

需要以无私的精神、非凡的勇气去面对家破人亡，面对流血牺牲。这些看似平凡的

小人物，在静默无声中，宣示着英雄主义的强大内涵。在小说中，我讲述了他们从

无助到抗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着力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

《国宝》还试图展现人们从国破家亡之痛到民族精神觉醒的全过程，从而昭示

真正意义上的国宝，不只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更是全体中国人

在国难当头之际，在共产党领导下迸发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强大力量。作

家舒群说，祖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长在脊梁里的骨头。在巨大的苦难中，无数

有骨气的中国人，为民族的生存，为文明的延续，上下求索，奋斗牺牲。作为故宫

人，我希望我的《国宝》能够慰藉在南迁路上奉献牺牲的故宫前辈；作为写作者，我

希望我粗粝的文字不会辱没抗战文学的英名。

（作者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长篇小说《国宝》作者）

对于抗战历史，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清醒认识，要有一个历史的真实备份。这

一切，需要音像，需要档案，需要史学，但也更需要真正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2004年，我租下一辆面包车，并邀请了三位文史和军事专家同行，从河北省最

南部的涉县出发，纵穿太行山，一路向北，直达山西省最北部。时间20多天，行程

数千公里。其间，踏访了包括神头岭、响堂铺、娘子关、平型关、忻口等十多个战场，

采访100余名当事人，搜集资料200多公斤。当年采访过后，我创作了纪实作品

《赤岸》《铁壁铜墙》。由于当时自己尚处年轻，功力不足，致使作品远不够成熟。

20年过后，我对历史、对战争、对人性都有了比较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在艺术

表现方面也有了一些感悟和提升。所以，今年以来，我把当年采访的故事重新创作

出来，形成了纪实文学《兰花怒》。在创作时，我更多地还原时代氛围，写出他们的

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特别是在故事叙述上，真实还原，决不虚

构，完全用真实的力量去打动人。

其实，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史学者，要用学者的心志和使

命，去搜集、去采访，去记录。这是一种审慎，一种严谨，一种历史责任感。只有这

样，笔下的记录才能抵达最大限度的真实。在最大真实的基础上，用精致的事实剪

裁和精妙的文字叙述，记录这一段真实的岁月。只有这样，才能把后世读者带进那

个时代现场，打通跨时代的距离感。

（作者系河北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赤岸》《铁壁铜墙》作者）

优秀的抗战作品，应当具备三种核心品质：历史深度、思想高度和艺术感染力。

要实现这三者，需从以下三个维度着力。

第一，立高望远，以大历史观超越立场局限。应当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从

历史中认清现实，在回望中洞察未来，使作品具备宏阔的格局和深远的眼界。抗战

书写，必须把握历史主流，探究事物本质。唯其如此，作品不仅还原往昔风貌，更能

助益当代认知；既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彰显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第二，求真辨伪，以严谨考据还原历史本相。历史写作，往往倚重二手甚至三手

资料，考验作者的辨析审视能力。我们虽无法重回历史现场，但可借助最新学术成

果，结合实地寻访、文献对比和逻辑研判，最大限度逼近真实，经受得起质疑和考

证。唯有尊重历史，才是敬畏历史。求真，赋予作品以厚重，也赋予其说服力。

第三，生动书写人性，以艺术创新引发共鸣。勇敢与善良、宽容与慈悲，懦弱与自

私、贪婪与歹毒……这些情感体验，皆为人类共有。中国抗战文学要真正迈向世界，

必须在人性书写上下功夫。通过细腻的情节刻画、生动的情景再现、鲜活的故事推进

和跌宕的命运展示，塑造出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要让英雄回归“人”的本体：他们有

信仰，也有困惑；有壮举，也有挣扎。其行为既要符合历史真实，也须契合人性逻辑。

总之，让我们以笔为槌，铸民族之魂；以文为钟，鸣世界之音。最终，写出对得起

历史、对得起时代的杰出作品。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作者）

我的抗战题材长篇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写的是抗

战后方的文化活动。全书七个部分分别取名为：思想、声音、杏

坛、光亮、歌唱、舞台、秘密。内容涉及学者的思考与著述、诗人

的写作、大学教育、图书出版和报业、音乐歌舞、戏剧和文物保

护。为了写这部书，我请教了专家，全面学习和研究了抗战史

与抗战文化史。同时，我用100多天，从北京的卢沟桥开始，从

北到南，纵贯半个中国，去到了书中将会写到的15个省25个

地区。我随时随地掏出手机，站在现场，在手机记事本上写作，

记录现场的场景和我心中涌现的情感与思想。我写了15万字

的采访日记，整理了50万字的采访录音文字。

在《绿色的火焰》中，我用人物来结构整个文本。我不想平

面化地重现历史，而是让历史和现在两个时间段相互注视。我

想让作为作家的“我”也成为书中的一个描述对象。所以，最后

完成的文本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历史人物和事件，一个是调

查、讲述和引导者“我”。这就形成了一种时间对望的结构，产

生了艺术空间。

我认为，中国的抗战题材文学书写要面向世界，要从民族

和国家的问题出发，延伸到人性、生存与死亡、战争与和平等

层面。在艺术手法上，应该更注重创新，更具有当代性。做到这

些，中国抗战题材的写作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系云南作协原副主席、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作者）

抗战题材文学创作，考验着作家文本以外的功夫，考验

着一个作家的历史观与历史情感。可以说，对抗战历史的认

识高度决定着抗战书写的高度。血与泪，国耻与家仇，颠沛

流离与生死相隔，这巨大的创伤怎么隔着时空让今天的读

者感同身受？与此同时，应该看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民族觉

悟和人民团结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它是一场中华民族的生

存之战。8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从鲜血染红的记忆中辨析来

时路，一直在从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凝铸精气神。一部抗战

史，不仅是战斗史，更是心灵史，是取之不竭的骨气与志气

源泉。抗战文学书写要能把这种精神的动能写出来，并且以

精神为脉，把弥散的历史重新凝聚和贯注起来。

而今天，新时代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其实也赶上了当

代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媒介环境、新的技术条件下遇

到的最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问题、总体

性与个性化的关系问题。它的解决与应对之道，本身也孕育

着这一主题新的生机与可能。

历史无言，但历史一直被讲述，并且一直在等待下一次

讲述。期待有更多作品迎向这一主题的挑战，用文学留下记

忆，用文学传承精神，也通过不断的艺术创新，淬炼出新时

代文学的深度、锐度和高度。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理论评论室副主编）

新时代作家对于抗战的书写非常多元，而且极具创新

性。像赵德发《大海风》这样的作品，不仅勾勒出近代以来

我们民族历尽苦难、不断抗争的恢宏历史，而且以惊人的耐

心、繁杂的细节、出色的笔法，描绘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富于

地方性和中华性的民间社会。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的

部分下沉、弥散在这样的民间社会，从中孕育出主人公邢昭

衍那样既具有传统儒家士人风骨，又具有现代视野和进步

观念的民族企业家。还有一系列作品，和《大海风》一样，深

入到中华文化的深处，在文化层面揭示了我们取得抗战胜

利的历史必然性。

此外，有的作家作品从跨国的文化冲突写起，钩沉与抗

战有关的惨痛的家族秘史。尽管小说家似乎仍将历史视为

最核心的隐秘，但已经于无意之间，表现出以历史疗愈当下

的能量。对我们民族自身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对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更强有力的共情，我以为这应该被视为新时

代文学重要的新的创造。

尽管有关抗战的书写已经如此令人振奋，但相关创作

似乎仍有令人期待的、可继续发掘的余地。文学应该是能

够深入理解和形象表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其功

用应该不输给人类学和社会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范围的成功践

行，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敞开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人类共通

的情感结构，已经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兼具现实

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全人类的视角与格

局，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真诚向往。

带着这样的视野回望历史，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携

手奋战、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史实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的生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胜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抗战叙事对历史、对战争、对

人性的理解和把握应更具概括力、想象力，作品也应更具总体

性、超越性。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的历史与文学

观念，创作主体更加关注战争历史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个

体记忆与民间传奇，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集体命运也牵系国

族历史的记忆碎片，廓清战争与时代晦暗驳杂的面影。

新的时代方位和文学坐标下，我们对抗战叙事的理解和

判断不应再拘囿于特定题材内部，而要看作品能否突破题材

的狭限，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域、新观念、新方法，

进而与世界文学经典对话。

（作者系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抗战文学意义非凡
□白 烨

我们期待更伟大的抗战题材作品
□孟繁华

以小说记录三峡抗战历史
□叶 梅

努力创作出新的史诗
□王久辛

抗战文学的“空间叙事”
□高 渊

文化抗战背后的故事
□范 稳

长在脊梁里的骨头
□祝 勇

用真实的力量去打动人
□李春雷

铸民族之魂 鸣世界之音
□徐锦庚

抗战题材创作的世界面向
□王 尧

致敬那些奋战的人们
□张庆国

写出历史的精神动能
□胡妍妍

抗战书写的崭新气象
□丛治辰

新视域下的抗战叙事
□傅逸尘


